






　　2000年9月，历史将我推到了云南艺术学院院长的位置上。

　　深感责任重大的我，首先想到的事情是：一所边疆综合艺术院校的生存

状态与发展可能是什么。如何不辜负上级组织和广大教职工的厚望，在自己

的任期里达到新的发展高度，获得新的办学收成。

　　在我上任前一年，1999年，我们刚刚开展过一次活动，就是云南艺术

学院的建设发展40周年校庆。那一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悠长的思索：云南艺术

学院在历届领导班子努力、一代又一代教职工奋斗和学生们的热情簇拥下走

过了40年的艰辛道路，取得了桃李满天下的巨大成就，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

一个历史高度和前进起点。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成为新班子

新生代的历史任务。在总结经验，盘点家当，为成绩骄傲的同时，我们面临

的问题是：本科教育办学有较长历史，但没有研究生教育层次；实践型队伍

创作能力强，但理论成果少；历史的错综与道路的曲折，体现在校园建筑的

犬牙交错状态与后院因为缺少投资而闲置荒芜的情况当中；规模小、社会影

响力不够而被提议“合并”的悬剑仍在项上⋯⋯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迫切

性，成为新里程途中首先遇到的关隘。

　　勒紧裤带，创造条件建设校园。我们设法获得政府的支持，废除了穿过

校园、将校园一分为三的不合理的城市规划道路，从而获得了校园被占用的

近20亩土地；建成了美观、现代、受人交口称赞的12 000平方米的四号教学

楼；购买了后门外4 300余平方米的楼房成为五号教学楼；购买了紧邻校园的

杏
坛
拈
花

︵
总　

序
︶

杏坛拈花（总序） │

　　　　　　　　

001



倒闭工厂的20亩土地，拓宽了校园空间；建设起了13 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学生

公寓留学生楼和完成了虽然不豪华但是在云南省属最高专业水准的12 000多平

方米的展演中心——剧场、展厅、藏画室、陈列室。极大地满足了教学发展

的需要，扩大了办学规模，后来顺利通过了2004年的教育部的本科教育水平

评估，获得了“良好”的等级。

　　但是，这个等级绝对不仅仅靠这些办学条件的创造，更重要的因素，来自

教学、研究、创作展演鼎足而三、齐头并进的发展成果。认识到这些，并在常

态工作中变为现实，实在是教师艺术家们、同事们殚精竭虑思考云南艺术学院

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时凝聚起来的群体智慧和在实践过程中付出的共同努力。

　　我们明确云南艺术学院教学、研究、创作展演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

式；建立基点（核心课程）、热点（新学科新领域课程）、特点（传统优势

和地域资源课程）的课程结构体系；强调地处边疆、便于与民间艺术互动、

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结合的发展立足点；突出教学中的实习、实训、实

践、实战、实用环节借以增强云南艺术学院学生动手能力，成为办学亮点；

探索云南艺术学院依托地区资源和政府支持能够长足发展、具有不可替代

性意义和寓个性价值于共性原则的教学体系；我们开始凝练大舞台（戏剧、

舞蹈、音乐）、大美术（国画、油画、版画、壁画、雕塑、公共艺术、视

觉传达、平面广告、环境艺术、室内装潢、产品包装⋯⋯）、多媒体（电影

摄影、电视摄影、录音剪辑、电脑辅助设计、广播电视编导与制作、动画绘

画、动画制作、摄影广告、电视广告、网络设计）和新交叉（艺术生产与管

理、艺术经纪人、艺术法规、民族艺术与人类学、教育与戏剧）4个学科大

类，将综合艺术院校的综合优势、交叉能力发挥到最大。在明确的思路被教

学单位贯彻和被艺术教育家、学者们掌握的情况下，成绩巨大。云南艺术学

院的学术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专业建设能力和课程设置能力，有了巨大的

发展和长足的进步。有了戏剧学、音乐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舞蹈学和

艺术学6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有戏剧学、音乐学、美术学3个已经建成挂牌的

云南省级重点学科和艺术学1个在建的省级重点学科；有戏剧（影视）文学、

和声、绘画3个省级重点专业，有“戏剧概论”、“视听语言”、“作曲”、

“图形创意”4门省级精品课程；有了被国家权威机构组织5 500余名专家认

真“定性”评审、在学术影响力、社会贡献率的9项指标“定量”衡量后、从

24 300余份期刊中筛选出来、最后认定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艺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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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云南艺术学院学报》作为学术高地的交流平台与国际国内风云对接的窗

口；有全省“艺术类师资培训基地”的重托；成为云南省博士学位授权单

位、授权点建设单位⋯⋯硕士点、艺术硕士点、教师硕士课程教育点、艺术

本科教育、艺术专科教育、艺术高等职业教育、留学生教育，云南艺术学院

的办学，已经逐渐进入了教学、研究、创作展演的良性循环。

　　我们正在由传统的教学型走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而创作展演，是检验教

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贡献文化产品的关键。

　　我们的转型发展中，研究平台的建设和锻炼队伍的措施，就显得十分重

要。通过研究项目和创作项目来锻炼队伍，检验研究成果，经验证明是一种

良好的方法。

　　2001年8月，我们组织出版了云南艺术学院重点学科丛书第一、第二辑

共20本，主要分布在戏剧学、美术学和音乐学3个学科，还有艺术学。8年

过去，除了不断支持特色教材丛书和精品课程丛书的出版之外，学院各个教

学单位和研究单位，也不断支持教职工出版研究和教学成果。我始终认为，

一个学校的办学传统和办学成果，一定要有物化形式来承载，否则，在人事

代谢、岁月沧桑之后，一所有历史的学校，它的办学成败、优劣、特色和常

态，都将会随风而逝，将会成为一种不确定的民间传说。我们积极推动的云

南艺术学院特色教材丛书、云南艺术学院精品课程丛书和云南艺术学院重点

学科丛书就是重要的物化形式。加上其他不同形式的出版物、制度化的规章

制度等等，都成为云南艺术学院办学历史的承载平台，同时会成为学校发展

的现实推进器。教材建设、课程建设、专业建设和重点学科丛书建设，就是

实实在在的办学核心内容，通过这些建设使师资队伍的建设有了看得见、摸

得着的一些措施、手段和重要检验标准。应该说，成效是显著的。把恒常的

工作和持续的努力回顾一下，来路的景点集中起来观察，成果丰硕。而且，

学科建设的成果扩大到了设计艺术学、电影电视学，舞蹈学，艺术学。不但

是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欣赏、艺术家研究，而且，对艺术人类学、艺术

教育学领域的研究也有重要收获。尤其是艺术教育学内容的艺术教育政策、

艺术教育规律、艺术发展生态等的研究，在艺术教育被“艺术考生热潮”推

动着迅猛发展、办艺术教育成为办学热点的时候，显得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

性。8年前，我在为重点学科丛书写序的时候，书写的是《必要的基石》，讲

述的是学术“兴校、强校、名校”的道理；今天，怀着喜悦的心情，打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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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基石上有了长足发展的教学单位、学科点和专业，抚摸坚实的学术基石

上沃土沛然的杏坛，阅读教师们捧献出的杏坛执鞭生涯中产生的研究成果，就

像是在欣赏艺术教育的杏坛中争奇斗艳的花朵，芬芳扑面，清新怡人。

　　身在杏坛27年，如果算上自己念师范中文系的4年岁月，就是31年。从未

离开教学岗位和研究领域的我，在与同行探讨教学、交换心得的过程中，自

信懂得教师、职工和艺术教育家们的情感方式和情感内容，深知他们的喜怒

哀乐，深知耕耘在校园里的教师们那琐屑的辛苦与平凡的伟大，深知杏坛中

人那份苦口婆心的后面有多少“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自我激励、自我要求、

自我敦促的修为。我要在云南艺术学院新的重点学科丛书（第三、四、五

辑）出版之际，向云南艺术学院的辛勤园丁鞠躬致敬，感谢他们对云南艺术

学院党委和行政一代又一代的领导班子的支持和信任，感谢他们在我学习教

育管理、办学育才的这9年中用认真教学、热情创造和潜心研究的实际行动对

我的认同和帮衬。

　　阳春三月，花艳南疆。常言：杏花，春雨，江南。但是，我熟悉的是南

疆，不是江南。也曾江南看花，花繁春深；更多南疆踏春，春深如海。南

疆花香拂面的时候，我往往油然而生一番比较的心思：较之江南的杏花，亭

台楼阁，柳丝烟雨，令人生怜；南疆的杏花顶骄阳、远好雨、亭亭于高山野

坝，却别有一种倔强的热烈、艳丽的天然，使人生慕。

　　云南艺术学院的艺术教育家们，就是南疆的杏花了。在繁忙教学工作、

管理、服务的间隙，在重要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末梢和幸运青眼顾盼的盲点，

他们的顽强坚持和奋力拼搏，往往比生活在占尽天时地利的中心城市的艺术

教育家、艺术学者们付出的多得多。而且，获得的艺术影响和社会名声，还

远不如后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是可敬的、为数更多的一群人。中国大地

上，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里，春光是由他们铺就的。

　　正逢云南艺术学院建校50周年的日子，出版重点学科丛书意义特殊。杏

坛拈花，不敢微笑，只有回顾的记忆和瞻望的沉思。因为，我不是智者，我

只是杏坛执鞭的一个劳作者，和作者们一样。

　　是为序。

               吴　戈               

2009年仲春于昆明麻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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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人类学

中国西南地区拟兽型始原戏剧研究

序　言

　　进入中国戏剧领域，人们往往习惯于把目光聚焦于话剧、戏曲以及近几

年来引以为盛事的傩戏、目连戏等样式。其实，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还

存在着一个古朴、久远而独具风格的始原戏剧群。其中包括仪典型、劳作

型、巫术型、游戏型以及拟兽型等始原戏剧。然而，这些原始戏剧现象一直

未受重视，甚至被排斥在戏剧视野之外，当然谈不上对它们进行客观地评价

和研究了——这一点，笔者也是经历了不少现实的触发才逐渐有所感悟的。

　　自1988年开始，笔者多次到云南、广西、湖南、山西等省区考察民族

戏剧。在考察过程中，笔者的兴趣不断地被许多独具民族特色的拟兽演艺所

激发：云南关索戏班开赴演出场地时，高擎着两面飞虎旗；楚雄彝族的镇邪

神物虎头吞口、被称作公虎和母虎的人脸面具；泼水节中的孔雀舞和白象

舞；大理白族社神中的龙本主、牛本主；彝族耍龙祈雨中的浇龙、鞭龙、舞

龙；苗族姑娘头顶的牛角状银饰；到处可见的龙树、龙林以及大量的动物神

话；等等。于是作者想起幼时戴过的虎头帽，玩过的布老虎，看过的龙灯、

狮舞，乐之不疲的老鹰捉小鸡、老虎抱蛋、猴子搬桩、跳小黄牛、瞎子摸象

等游戏；想起了兔儿节时给小白兔吃的鸡蛋饼，引为恐惧之物的戏曲花脸以

及数不清的动物故事；等等，心中依稀觉得，在中国民间的种种拟兽活动中

似乎孕育着戏剧的种子。于是笔者近年来走访学者和群众，查阅书刊资料，

以主要的精力对边疆民族拟兽型始原戏剧进行了初步考察，并力图对它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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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归类整理、重新审视，终于证实了自己的一个猜想：在中国南方民族地区

（尤其是西南地区）存在着拟兽戏剧群落。

　　本文即是作为第一步的思考成果而奉献给大家的。

第一章　拟兽型始原戏剧略述

　　拟兽型始原戏剧（以下简称拟兽戏剧）是一种由人装扮动物的演剧活

动，它与人类早期的原始信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戏剧学、人类学、民俗

学、民族学诸领域的研究中具有重要而且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本章也介

绍与之有关的崇拜事象，同时论及傩戏发生之初的拟兽化形态以及蚩尤戏、

角抵戏等拟兽型古剧。考虑到篇幅所限，拟兽戏剧的部分细节分别归入第二

章有关段落中阐述。

一、龙崇拜与拟龙戏剧

　　20世纪60年代末，笔者以知青身份到云南省寻甸县插队落户之后，发

现当地农民（汉族、彝族、苗族杂居）有不少关于动物的禁忌。例如：屋里

的蛛网不许扫除；最好能沾满灰尘悬吊下来，称为“福气”；蟑螂是“灶

君”，除了做药不得捕杀；更奇的是不许打蛇，认为蛇是“小龙”，是神

灵。那么，我们先从龙说起。

　　龙，大约是中国历史最长、地位最显赫的动物神了，至今，它仍是中华

民族的象征，而中国人亦以“龙的传人”自居，闻一多先生认为“龙是原始

夏人的图腾”（1）。在古人心目中，龙除了作为图腾和封建皇权的标志物之

外，还身兼着多种角色，如创世大神。

　　在中国汉族和许多边疆民族的观念中，共认的创世大神是盘古。《事物

纪原》（2）引《三五历记》云：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一日九变，神于

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深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

岁。天极高，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此天地人之始也。



004 │ 戏剧寻踪评艺录

　　那么，盘古是什么形状呢？《事物纪原》引《帝王五运历年记》云：

“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说郛》本）云：

　　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

木⋯⋯气如风，声为雷，目瞳为电⋯⋯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

　　《事物纪原》引《帝系谱》云：

　　天地初起，溟幸鸿蒙，即生天皇，治世一万八千岁。此称皇之

始也。

　　作为统治者，创世者的龙神应当是源自盘古神话的，盘古作为龙神，还

承担着水神、雨神的功能，如民间俗谚所说，“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洒花花

不红”。于是，靠天吃饭的古人便赋予龙与天相等的尊贵地位。云南不少民族

中均有“祭龙”活动，这种活动也可以称作“祭天”。南朝王绎《金楼子》

（《说郛》本）说：“辰日称雨师，龙也。”在古人看来，雨从天降，河以雨

成，而谷物的生长和收成均取决于职掌雨水的龙神。据陶阳、钟秀介绍说：

　　近几年，在河南桐柏县桐柏山上还发现了盘古庙，每逢三月三

庙会，当地群众都去请戏烧香，祭祀盘古，认为是盘古保护着农业

收成。（3） 

　　岑家梧《图腾艺术史》有一幅江西傩舞“盘古氏”面具的插图，盘古头生

双角（4），这也反映出盘古与龙等观的意识，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龙神话

中，最著名的可能是“神龙生夷”了，《后汉书》卷一一六《西南夷传》云：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

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

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

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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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

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龙兄弟皆取以

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划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

　　这一神话是云南彝族先民和白族先民对族源的解释。古彝文典籍《六祖

魂光辉》中也有“人祖来自水，我祖水中生”（5）之句。元代李京《云南志

略·诸夷风俗》曰：

　　（鸟蛮妇）既产，即抱子浴于江，归付其父。

　　这似乎是对“神龙生夷”神话的一种证明性仪式。

　　在这一神话的影响下，白族历史上又产生了“白王神话”的系列。因而

在白族的本主崇拜（6）中，龙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至今在彝族、白族、哈尼

族、布朗族、苦聪族等民族中均保留着“祭龙”习俗。人们可以通过云南楚

雄市三街区黑泥乡咪咪村的彝族“祭龙”（7）来看龙崇拜的戏剧化情形。

　　咪咪村的彝族“祭龙”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请龙”，即把龙

从天上请到龙树上。“请龙”时，由“龙头”（祭龙活动的主持人和龙的

扮演者）率人手棒“龙神香案”到山顶上去叩拜、祭献、焚香、敬酒。然

后端着香案下山，一路上不停地高喊“阿鲁！阿鲁！”（彝语，即“龙啊龙

啊”），一直到龙树前，这样，就算是把龙请到了龙树上。

　　第二部分是“祭龙”。由“龙头”爬上龙树学龙，一边向跪在龙树下的

人们散发祭品，一边念颂祭词，从“正月立春雨水挖新沟，二月惊蛰春分撒

早秧⋯⋯”一直念到“腊月小寒大寒杀年猪”。而后，“龙头”用水向树下

淋去，模拟下雨并且以龙的口吻与人们对话。

　　第三部分是“接龙”。“龙头”从龙树上下来，由村人用“滑竿”（竹

轿）抬回村里，一路上有人对唱“祭龙调”，把十二属相神化为龙，例如

“二月是兔龙”、“四月是蛇龙”、“五月是马龙”等。秩序井然的队伍一

直将“龙头”送回家中，这时，“龙头”再也不是龙，而是人了。其后，人

们汇聚在“龙头”家的场院和门外唱歌跳舞，预祝人丁清吉、六畜兴旺。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龙是司农、司雨、司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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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这与中原龙神和盘古的职能相同；第二，在祭龙活动中，龙由“龙头”

扮演，代龙发话行事并享受龙的待遇，因此，咪咪村的彝族“祭龙”即是一

种拟龙戏剧。

二、虎崇拜与拟虎戏剧

　　笔者当年插队的村子后面有一个独立的彝族村落，叫做“石老虎生产

队”，问村民典出何处，他们则说不清，以为“那些彝族的事，谁晓得”。

当时，也懒得去刨根问底。现在想起来，未见得就全无来由。在等级上，虎

显然居于龙凤之下，但在民间习俗中虎崇拜却更为普及，虎的神奇归纳起来

大体有三种情形。

　　1．虎是阳刚之物，山林之君，具有驱邪镇恶甚至影响自然的能力。明代

王稚登《虎苑》（《说郛》本）云：

　　虎交而月晕，虎啸则风生⋯⋯虎为兽长，亦曰山君⋯⋯罔象好

食亡者肝而畏虎与柏，故墓上置石虎树柏，为此也⋯⋯神茶、郁垒

兄弟，黄帝时人，能执鬼。鬼有祸人者，以苇索缚之、投食虎。于

是官常以腊除画虎、桃人于门。

　　现在，每至春节或端午节，民间仍保留着为小儿缝制虎头帽、虎头鞋、

虎头枕、虎玩具和以雄黄酒在小儿额头书一“王”字的习俗，反映出人们欲

借虎威以求平安的心理。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中，还有一种称作“吞口”的

辟邪之物，即在瓢上或木制假面上画虎头挂在门壁上以镇邪，因此又称“虎

头葫芦”。

　　2．虎是某一民族或氏族的始祖神，除僳傈族和珞巴人中有虎氏族外，

最典型的是云南楚雄彝族。他们称虎为“虎祖”，自命“虎族”，男人自称

“傈颇”，女人自称“傈莫”，即“公虎”、“母虎”之意。“云南楚雄哀

牢山自称虎族‘罗罗’的摩哈苴彝村举行祭祖大典时，门楣悬挂一个绘虎头

的葫芦瓢，表示这户人家在举行祭祀虎祖”（8）。

　　3．虎是化生万物的创世神，天地万物由虎化生而成，这在彝族创世史诗

《梅葛》中已有记载。此外，云南省祥云县彝族毕摩（祭师）在主持祭虎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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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所诵《造天地》经文中也有描述：

　　俄罗布（传说中的先祖）造天地，天地造好了，空荡荡不成

景，俄罗布变成虎，舍身献给天和地，左眼作太阳，右眼作太

阴⋯⋯虎牙作星星⋯⋯虎肉作大地⋯⋯虎毛变草木⋯⋯肚子作大

海⋯⋯汗垢变人类 。（9）

　　和拟龙戏剧一样，拟虎戏剧也是在祭虎中呈现的：

　　本世纪（20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南涧彝族自治县虎神庙每三

年举行一次大祭，由女巫为首的男女十二人表演“十二兽”（十二

属相）神舞，此女巫戴虎面具和虎尾⋯⋯（10） 

　　刘尧汉教授在介绍“十二属相”神舞时说：

　　⋯⋯隆重祭典乃在夜间，通宵达旦⋯⋯化妆扮演“十二兽”习

性动作的舞蹈，惟妙惟肖，雍容穆肃 。（11）

　　可惜“十二属相”神舞今已不传，现在拟虎戏剧最典型的是存留于云南

楚雄双柏县小麦地冲的“跳虎节”（12）。

　　“跳虎节”又称“跳虎”、“虎节”。其上演活动在《乾隆鄂嘉志》中

即有记录，1988年恢复上演。

　　在历时八天的演出中由“黑老虎头子”率八只老虎来完成。正月初八

是“出虎日”，黑老虎头子率四只虎跳“四方舞”，以羊皮单鼓为伴奏乐

器，虎舞一直跳到筋疲力尽方止。其后每天增加一只虎。正月十五为“送虎

日”，由毕摩（祭师）率众虎到村后的老虎梁子祭虎，将虎送往日出方向，

演出即告结束。

　　“跳虎节”演出内容分四个部分：

　　第一，生育及繁衍活动，包括虎娶亲、虎亲嘴、虎交配、虎孵蛋、虎护

儿等内容；第二，生产建设活动，包括虎搭桥、虎开路、虎盖房等；第三，



008 │ 戏剧寻踪评艺录

农事生产活动，包括虎烧荒撒种、栽秧、薅草、收割等；第四，驱邪禳灾活

动，众虎到各家各户拜年，以“斩扫祸祟”。

　　结合前文对虎崇拜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跳虎节”作为一种拟虎戏剧

是完全与彝族的崇虎观念相契合的，也是特定的文化背景的自然而然的产

物。与“跳虎节”相似的拟虎戏剧还有青海土族的“於菟舞”和江西的“老

虎舞”，但已出西南地区，在此不赘述。有趣的是，它们的上演时间与“跳

虎节”相差无几。尤其是江西“老虎舞”上演于正月初八，与“跳虎节”出

虎日重合。其中或许有奥妙，未经考证，不敢妄言。现在想来，当年那以

“石老虎”命名的彝村，恐也是以虎为图腾的村落。

三、蛙崇拜与拟蛙戏剧

　　蛙图形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距今六七千年的半坡文化时期的陶器上，有

专家认为，“马家窑文化属于分别以鸟和蛙为图腾的两个氏族大部落”（13）。

王小盾先生认为，伏羲举鸟、女娲举蟾蜍的图案是一种阴阳二分法，并

认为蟾蜍象征雌性，具有明显的图腾意义或女性生殖神崇拜意义（14）。

因此，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帛画中所出现的与太阴合一的蟾蜍

就不令人奇怪了，至今，仍可以用“金蟾”来指代月亮。宋人苏轼在《仇池

笔记》中记载了一个弃婴在空墓穴中不吃不喝，仅靠吸大蟾蜍所呼之气而健

康地长到六七岁的传说（15）。这已把蟾蜍神化到极点。

　　民间关于蛙神的传说很多，其中尤以广西壮族地区为最。在那里，蛙是

始祖神、英雄神、雨神、雷神或雷神的子女，在壮族先民视为圣器的铜鼓

上出现蛙造型也是十分常见的。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器志》（《说郛》

本）曰：

　　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其制如坐墩而

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

　　据隗芾先生介绍，青蛙神是古越民族的祖神，如今在广东潮汕地区仍被

奉为“田元帅”，“是戏剧、歌舞、巫觋、游戏等共同崇拜之神”。“所谓

田元帅之形象，一般是着绿袍，三只眼，无须⋯⋯生辰与雷神同日，即六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